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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王 秉

在河南，喊女儿常叫“妮子”，大多有闺女
的人家都这么喊。大人若有事，见闺女在不
远处，便张口喊：“妮子，快过来，给这个菜择
择。”“妮子”闻声，就赶紧跑过来。也有人喊

“闺女”，但总不如“妮子”喊着亲切。
河南油田采油一厂安棚转油站，也有人

喊“妮子”。本来这也正常，初到这里，最先听
到“连长”“二红”等一大串绰号，其中就有“妮
子”。只是这里的“妮子”，不是姑娘，而是一
个50多岁的男集输工。

“妮子，你今天把钢卷尺、玻璃刀带上，把
站内几块玻璃破损的窗户划好换新。”“妮子，
缓蚀剂快没了，抽空和洪波一起加注一下。”
每天晨会必开，只要风不大、雨不急，大家都
会自觉在站门口集合站队、报数，听从站干部
安排当日主要工作。“妮子”也在队伍里，他个

子不高，红帽子下压着几根稀疏的头发，听到
工作安排，便侧着耳朵使劲听，连声“哦，哦”
应着，示意听明白了。

“妮子”和大家一样，每天都会坐着从双
河生产油区开往安棚转油站的公交车上班。
一路上，满车的红工衣迎着东方日出，穿过埠
江镇集市熙攘的早市街，向东、向北，再向东，
穿田野、过农场，拐弯上坡跨宁西铁路桥，途
经万岗村、周岗村等自然村，最后到雷沟村，
才算到了上班的地方。

“妮子”当过兵，转业后到油田上班，先在
净化站，后来到偏僻的安棚转油站，这一干就
是30多年。他会修联合站的各类离心泵，会
给穿孔的管线打卡子，还能做不少零碎的手
工活儿。平时话不多，干活儿却格外利索，大
家都喜欢他，喊他“妮子”，他也从不恼。酷暑
盛夏，中高压增注泵房里闷热得几乎钻不进
去人，可增注泵盘根憋刺了，必须抢修，容不

得等。“妮子”二话不说钻进去，和大家一起用
扳手、撬杠、大榔头，拆、修、装一气呵成，整个
过程至少40分钟。别说汗流浃背，“妮子”指
着自己身上笑说，衣服都湿透了。出了泵房，
他一仰脖子，一瓶矿泉水便喝了个底朝天。

“妮子”年纪大了，耳朵背，和人交流，次次
都侧着耳朵凑过去，眼睛斜过来盯着对方的
嘴，认真听、仔细辨。如今他依旧按部就班，该
干啥干啥，整日乐呵呵的。就连干活儿累了歇
脚时，也会唠几段调侃的段子，让现场气氛松
快不少，众人“哈哈哈——”的笑声格外爽朗。

后来有人发现，喊了许久的“妮子”，其实
和真正的“倪子”音同字不同，大家喊的不过
是谐音。安棚转油站的这个“妮子”，本名倪
德强，该叫“倪子”，而非“妮子”。原来是这么
回事！倪德强摆摆手，喊了30多年，瞎叫呗，
喊啥他都应，咋喊都行！

（作者来自河南油田）

雒 伟

天冷了，庄户人家便多了装暖锅的
由头。

儿时，村里人把吃暖锅叫装暖锅、
装锅子。一个“装”字，和冬藏意蕴完美
契合，皆有包容收纳万物之势。一锅菜
肴，荤素兼容、丰俭由己。一抹温暖，咕
嘟咕嘟煨火，丝丝缕缕叠香。一方美
味，藏着西北人的舌尖之欢，心头之喜。

冬闲嘴馋、家里来客、亲人团聚，得
装一锅；大小节气、红白喜事，自不必
说；就连过年，也是一道硬菜，乃待客之
礼。走亲访友，倘若不吃一口暖锅，总
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像缺了什么似的。

暖锅还是那种土暖锅，加热与盛物
浑然一体的炊具。黄土高原特有的泥
坯烧制，其肚多呈圆形，上大下小，上为
锅，下为锅膛兼底座，中间竖着半截烟
囱，底部留口谓之“风门”。暖锅都有一
个盖，盖子中间也有圆孔，烟道恰从圆
孔中间穿出，盖上去严丝合缝。这样的
造型叫“一锅端”，既可防止热气散失，
又避免了炭灰飘入锅中。这种土生土
长的暖锅，一辈传一辈，兼具养生功效。

暖锅吃啥，有啥吃啥，且都是家常
菜。地里拔回来的萝卜切成菱形汆水，
土豆切片，白菜叶子改刀分开，这叫清
白分明。还有暖炕捂生发的豆芽，门口
换回来的老豆腐，泡好的土豆粉条，这
是家常版“老六样”。小时候，母亲常给
一家人装这些暖锅菜，平平常常的素
菜，却在母亲手里做出了花样，也让寂
寥的冬天，平添了特别的暖意。

现在人家吃暖锅，全凭自己喜好。
香菇、海带、木耳、冬瓜、青笋、黄花菜、
鸡蛋饼，样样吃食应有尽有；排骨、鸡
块、肥肠、肉丸子、五花肉片、酥肉，烤、
炸、炖、卤、炒留住味道。这亲切蓬勃的
烟火气，谁见谁欢喜。

装暖锅子，极有讲究；先素后荤，
层层分明。自家吃多是码三层，饭店
可垒到五层。具体做法大同小异，只
是味道千差万别，家家都有各自的风
味特色。但一招一式、一菜一汤，都讲
究实实在在。

母亲不止一次说过，“装暖锅子要
用心，一样一样摆正窝平，一层一层盖
严压实，菜会样样有味；跟做人一个理
儿，得实诚厚道。菜装不瓷实，热汤滚
沸时就塌了；人若不实诚，一经事就完
了”。一看到暖锅，我便会想起母亲的
话，温暖入心。

暖锅先装菜底子，以土豆片和白菜
帮为主，沿芯边贴上一层萝卜片，内夹
杂着香菇、木耳、豆芽、黄花菜等，这便
是第一层；其上覆盖老豆腐、粉条、海
带、冬瓜、鸡蛋饼，俗称第二层；第三层
主打荤菜，将排骨、鸡块、肥肠、肉丸子、
酥肉码成一格一格，再用五花肉片平铺
一圈儿，叫“盖面”。所有食材满满当当
挤进一口暖锅里，看着都满福。

最后是浇汤、旺火。辣椒段、花椒、
大蒜、八角、姜片等调料齐“游”热锅内，
翻炒得辣香扑鼻；舀几勺熬好的鸡汤或
者排骨汤入锅，沸时鲜香四溢。舀起高
汤沿着暖锅内侧一勺勺漫入，烧得正旺
的木炭置于暖锅锅膛处，盖上盖子，炖
得越久越入味。原锅原汤、原材原味，
再撒上切好的葱丝、蒜苗丝、红辣椒丝，
搭配得花花绿绿……怎能不令人垂涎
欲滴！

暖锅是有秉性的，膛中火呼呼作
响，一锅菜乾坤涌动，麻、辣、鲜、烫，历
久弥香。这滋味，不正是黄土地上祖祖
辈辈勤劳质朴、豪爽厚道的真性情吗？

一口暖锅上桌了，汤汁上下翻滚，
菜肴咕噜沸腾，五颜六色、鲜香煎烫。
一家人围着炕桌而坐，齐动筷子，个个
吃得鼻尖冒汗、酣畅淋漓。若是吃腻
了，再来一口自家腌的酸白菜、泡辣椒，
爽口解腻。倘若不尽兴，尚可小酌浅
饮；饭余，再熬煮罐罐茶。就这样，喝着
酽茶，坐在热炕上聊天，连心也是滚烫
的，亦是农家人难得的闲趣乐事。

新冬忽临，家家户户心心念念的暖
锅又热辣滚烫了，一日三餐在烟火明灭
间、在欢声笑语中升腾，一家人团团圆
圆、日子红红火火。

（作者来自中天合创）

戈壁滩上

焊工
陈锡让

刘师傅手执焊把儿
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
不停地把焊条往铁架上磕碰
我不敢直视焊花的强光
它的绽放，短暂，绚烂

刘师傅为油田接骨的同时
也在焊接自己的生活
他是一个被焊花点燃的人
有一张黝黑、粗犷的脸

时近黄昏，我看见他站在铁架旁
刚焊接好的地方
像结疤的伤口，那么醒目
我知道打磨，上漆，工序才算完成
一如我们烦琐的日常
需要焊花那般点缀，才有味道

是的，现在，他倚着铁架歇息
暮色如铅，他成了一根巨大的焊条
忽明忽喑中，他是要把自己
焊接在油田的铁骨里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穿过老屋的风
侯进元

南屋的窗少了一块玻璃
报纸糊的缺口
挡不住北风
风冷冷地钻进来
裹着儿时的雪
四十年前的纸还在
字却没了踪影

晨光如祖母慈祥的眼
悠悠地透过窗棂
在木格栅的影子里
锁住我的童年

磨得发亮的门槛
遮掩不了岁月深深的纹路
那是母亲的泪痕
浸透了我的归期

猫狗在夕阳的余晖里嬉闹
母亲唤我的声音
带着柴火饭的香
摇落了晚霞
变成星
在我头顶一闪一闪

墙角的小木车和陀螺
自爷爷走后
尘封了我的欢笑
屋檐下生锈的镰刀
替我收割了
来不及说出口的疼
（作者来自青海石油）

两名石化作家出版文学作品集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化作家协会会员樊俊

利、徐智华分别出版报告文学作品集《钢铁的语
言》、小说作品集《河这边，海那边》。

《钢铁的语言》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河
这边，海那边》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两部作
品以文学笔触鲜活展现石油石化人的工作生活
日常与精神风貌。 （石 闻）

“妮子”的那些事

马 行

一

我总觉得，戈壁滩就是时光深处的家。
在戈壁滩上住久了，就能发现戈壁滩的

亲切、友好与自在。
这些年，太多的人因为一次旅游，就在文

章里想当然地对戈壁滩下一些判断语，说戈
壁滩是如何如何的荒凉，如何寸草不生、没有
生命存在。可是，这样的说法不仅站不住脚，
也很不准确。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人如果
在戈壁滩上多待上几天，就会发现，戈壁滩并
不是他们所看到的样子。

在我的经验中，就算是再荒凉的戈壁滩，
也是不死的。即便罗布泊腹地，即便青藏高原
上的极寒戈壁，也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与繁华。

二

塔城东的戈壁滩上，有一种飞蝉。
我给它们一个名字：塔城飞蝉。它们的

个头要比内地的飞蝉小一半还多，也不像内
地的飞蝉那样黑亮、有光泽。它们都是灰色
的，是尘土的那种灰，灰尘的那种灰，一点儿
也不引人注目的那种灰。

飞累了，它们想落下，可戈壁滩上没有
树可栖，没有草可落，它们就停在石头之间。

那天中午，戈壁滩上的天气特别晴朗，空
中飘着一朵朵寂寞的白云，勘探队机动员王
爱武的依维柯车一直停在坡上。

我们一进车，就听得车内嗡嗡响，再看，
一只飞蝉正在乱飞。飞蝉不时碰撞在车玻璃
上，显然，它很着急，可能在想，怎么就飞不出
去了呢。它肯定不认识钢铁与玻璃组成的这
个名叫汽车的包围圈。不仅它，整个塔城东
无人区的飞蝉，见识过汽车与人类的，也少之
又少。

我一伸手，就可逮住它，但我没有。我推
开了依维柯车的一扇玻璃窗，想让它飞出去，
可它并没有飞向窗口。我又推开了一扇玻璃
窗……直至它飞了出去。

三

戈壁滩很大，也很小。
戈壁滩活在风里，活在阳光里，活在孤寂

中，活在等待中。
戈壁滩上，我时常会没有缘由地突然很

感伤，突然泪流满面。我对戈壁滩上那些天
高地远的“小”和“弱”，那些永无机会见识红
尘与繁华的小生灵、小植物、小石头们，有一
种很天然的、久别重逢的亲切感和恍惚感。

很有可能，我是戈壁滩的一个影子；也有
可能，戈壁滩就是我，我就是戈壁滩。

四

我在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和什托洛盖
戈壁滩上，遇到了一个蚂蚱部落。

蚂蚱部落的所有蚂蚱，与内地的蚂蚱不
同。内地的蚂蚱大都是草绿色，个头有大
有小，蚂蚱部落的蚂蚱，却无一草绿色，全
是所在戈壁滩上砾石的颜色——黑灰色，个
头也小。

内地的蚂蚱见了人就会躲开，飞跳而
走。可蚂蚱部落的蚂蚱，别看个头小，行动起
来，却如大象一样沉静、沉稳，根本不怕人。

这一次，我停下脚步，伸手去逮其中一
只。想不到的是，那蚂蚱，居然一动不动地让
我逮。

我把它放在手背上，它就从手背上把头
转过来，很平静地看着我。我想给它拍照，把
它放在一块石头上。我看它的位置有点儿
偏，用手轻轻挪了它一下，而它，就顺着劲轻
轻地挪了一下。我把它从石头上再次拿起，
放在左手背上，晃晃手背，想让它飞，可它没
飞。我想，它会不会根本就不会飞。

接下来，我不晃手背了，我对着它吹了一
口气。突然，它翅膀一抖，飞了起来。那速
度，如同它身上的颜色，是一种黑灰色的特别
迅疾的速度。

一眨眼工夫，它就没了踪影。

五

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城向北 140公里，
然后过鸣沙山再向北，可见一大片无边无际
的黑戈壁。

那天，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5点，我在
那黑戈壁之上所遇到的，除了墨黑色的戈壁
石，还是墨黑色的戈壁石；东西南北不同方向
的地平线，也是墨黑色。

可突然，一支淡黄色的小野菊，极瘦弱、
极孤单地站在了我们的卡车前。

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卡车出现故障临
时停下，定会径直向前，碾轧着这朵小野菊
而过。

可小野菊的幸运是，那一刻，天地屏住呼
吸，卡车停了下来。

就此，我写了一首小诗《从天山向北》：
从天山向北，整个准噶尔盆地
加速，再加速
就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东经91°

23、北纬44°
一棵小野菊
拦住了我
它小小的，瘦瘦的，似乎迷了路，在我们

的地质越野车轮前
举起了，淡黄小花

六

有时，戈壁滩能够穿越时空，成为时光隧
道的中间站。

在戈壁滩上，如果一切机缘正好，我会
依稀看到万千年前戈壁滩上更多生如夏花
的绚烂生命，也会看到自己遥远的前世。不
过，由于相隔太远，前世很多的人和事已经
模糊，我曾经的职业也有些看不清，但很久
很久以前那些晨曦与晚霞，那些富足与闲
适，那些逝去的风，却依然清晰可辨。

戈壁滩上，万物不仅有生命，也是一个
个修行者，几乎都在默默地用功，默默地在
修一个“空”。事实上，万物的心有多大，戈
壁滩就有多大；万物的心有多静，戈壁滩就
有多静。所以，戈壁滩上总是有足够大的大
地盘、大空间。

而我，惭愧的是，无论在戈壁滩上待多
久，心却一直空不下来，以至于每次勘探施工
结束，要离开了，依然不想走。我不得不承
认，我对戈壁滩上阔大的空不仅放不下，还特
别依恋。

当然，我最放不下的，还有戈壁滩上那些
细弱又卑微的生命。

七

戈壁滩上，风有情，也有本领。风知道往
哪儿吹，该用多大的力。

风吹活了石头。
在风的努力下，戈壁滩上有了鬼斧神工

的雅丹地貌、形态逼真的戈壁石。
其中，一小部分戈壁石因为天地的关照，

也因为自身的造化，不但开始玉化，还玉化成
了通灵的宝、美轮美奂的玉。

此刻，就有星星点点的宝玉散布在戈壁
滩上。

它们等啊，等有缘人。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生命之河。 张 俊 摄

南疆的雪
孔守曾

一场大雪翩然而至
降临南疆大漠
挂满了老胡杨的胡须
染白了会相思的红柳

善于在荒漠里奔跑的白尾地鸦
怎么也找不到
垒在树杈之上的家
它清脆的叫声
惊得树梢上的雪花
也洒落一地

在冰天雪地里巡井的石油人
看见采油树上晶莹的雪
轻轻一吹
雪花便张开翅膀
飞向了天空
跳起快乐的舞蹈

一群钻井工
立在钻台上
将头仰起
让雪瓣儿尽情在脸上吹打
他们说
这就是大漠春天的气息

真不愿让冰雪消融
我怀念踩在积雪上
那咯吱咯吱的声响
它能治愈游子惆怅的心情
还能梦回童年
寻找随风远去的乡音

百里油区银装素裹
仿佛来到一个冰封的童话里
这里有汩汩流动的河水
和嗓门响亮的钻机
还能听到
石油人悠扬的歌声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责任编辑：卢恋秋 联系电话：59963228 E-mail：lulianqiu＠sinopec.com 审 校：张贺霞 版式设计：王 强

人间烟火人间烟火

石化之美石化之美••

石化印记

暖锅味儿

16


